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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与豪放词：走出儿女情长，抒写家国时代

一亭湖月冷梅花
傍水名亭是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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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说到苏东坡，很多人第一
反应，就是他的豪放词，“大江
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
堆雪”……
“豪放”之说，是相较于宋

词原本的“婉约”而言的。传统
宋词称为“雅词”，所以豪放词
被称为“壮词”。豪放词出现
后，宋词突破原本小我限制，将
个人际遇与家国命运结合，题
材范围和辞章格调获得提升。

在北宋时期，以柳永为代
表的婉约词和以苏东坡为代表
的豪放词之差异，有个形象说
法，那是南宋人俞文豹在《吹剑
续录》中的总结：“柳郎中词，只
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
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
板，唱‘大江东去’。”这个比方
明白晓畅，婉约豪放之分野，就

此划定。
豪放词风并非东坡首创，

在他之前就有了雏形。如五代
南唐李煜的《破阵子》“四十年
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词风
气势恢宏，直抒国破家亡之痛。

再如北宋范仲淹的《渔家
傲·秋思》“衡阳雁去无留意”
“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
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笔
调雄健，气象苍茫。

经由苏东坡之手，豪放词
被发扬光大，为宋词辟出新的
流派。“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
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
平冈”，这是他最早的一首豪放
词，抒写抗敌报国之豪情壮
志。而后期有“人生如逆旅，我
亦是行人”“一蓑烟雨任平生”
“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等
达观洒脱、气势开阔之作。

词风之变，和个人际遇与

家国情怀有关。李煜经历了国
破家亡，范仲淹一生心怀天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而苏东坡一生波折，庙
堂之高，江湖之远，风吹浪打，
沉浮不定，造就了大文豪的雄
阔词风。

苏东坡身后不久，金人攻
破汴梁，靖康之变骤然降临，北
宋灭亡。家国仇恨助推了雄浑
悲壮之气，豪放词一时风行。
代表人物如辛弃疾、陆游、岳
飞、张孝祥等。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

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
连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
火扬州路”，抒发了辛弃疾抗金
杀敌、恢复中原的爱国豪情；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
直指清河洛”是岳飞的壮怀激

烈；“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
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
貂裘”是陆游一腔热血、壮志难
酬的深深遗憾……

就连婉约词代表人物李清
照，笔下也有“天接云涛连晓
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九万里
风鹏正举”之类豪迈雄健之气；
而奠定了婉约词文学地位的柳
永，说到个人际遇时，也愤然写
下过“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
相”“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这样
有气势的词句。

明代文学家杨慎的豪放之
气不输前人：“滚滚长江东逝
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
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
阳红”“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
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用凝练
而有质感的文辞，表达了复杂
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豪放词与婉约词，差别在

于选材、文风和气象等不同，婉
约词多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
及风光见闻等，注重音律，辞藻
华美，但文风柔弱，气象较小。
豪放词超脱各种限制，“眼界始
大，感慨遂深”，题材上涉家国
之事、人生感慨等，甚至“无言
不可入，无事不可入”，文风雄
健，气象宏大，社会功用和地位
也提高了。

相对于词坛正宗的婉约
词，豪放词出现之初，因不守音
律、不便歌唱，且文辞粗犷而备
受诟病。苏轼年轻时，对作为
词坛前辈的柳永（苏轼17岁那
年柳永去世）也是仰慕有加，一
生多有模仿学习。但豪放词格
调高扬、气势恢宏，适合抒发壮
志豪情，有“士大夫气”，因此为
有抱负的士人所推崇，终于异
军突起于宋代词坛，并对后世
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这是佛家“六如偈语”，也是东坡侍妾王朝云的临终所诵之偈：“一切
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王朝云生前学佛，东坡遵从她生前遗愿，把她葬在惠州西湖边孤山
栖禅寺旁。寺僧筑亭覆盖，取名“六如亭”，周植梅花。

一亭湖月冷梅花，傍水名亭是六如。上周本版介绍了东坡寓惠时与朝云的诗词和故事，本期介绍朝云
墓前的六如亭。我们请东坡寓惠诗词的研究专家，继续透过东坡寓惠诗词，解读他当年在惠州的交游、活动
情况，以及他自我观照的心得。 （吴大海）

郡惠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中名胜古迹举不胜
举，而位于西湖孤山的六如亭是全国重要的东坡遗
迹之一，尤为著名。

宋绍圣元年，朝云跟随东坡谪居惠州，二人相依
为命，相濡以沫，过着清苦的谪居生活。宋绍圣三年七月，朝云
感染时疫不治，东坡按照朝云的遗愿，将其葬于孤山栖禅寺
侧。栖禅寺僧人筑建墓亭，为其遮风挡雨，是为六如亭。

自宋以来，朝云墓亭补葺不断。千百年来，惠州西湖以其
幽深曲折、清秀雅淡，吸引无数人前来探胜访古，凭吊朝云墓的
游客比肩继踵。直到今天，每当梅花绽放，灿若云霞，萦绕孤
山，幽香阵阵，沁人心脾，“一亭湖月冷梅花”的意境映入眼帘，
令人遐思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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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寓惠期间交游甚
广，这在他的诗词中多有
记录。并且通过他的诗词
可见，他在惠州所做好事
实事，都有惠州朋友热情
参与。如东新桥的募建，
就始于冲虚观道士邓守安
的奔走呼吁。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
所所长吴定球介绍，东坡
曾有《两桥诗并引》，其中
说“惠州之东，江溪合流，
有桥，多废坏，以小舟渡”

“奸民食此险，出没如凫
鹥”，舟覆人溺的惨剧时有
发生。东坡耳闻目睹，深
以为虑，于是，建桥之念在
他心里萌动。“守安来谒，
议建桥事。”二人想法相契
合，“罗浮道士一倾盖，欲
系白日留君颜”，建桥成了
二人彻夜长谈的话题。

吴定球说，苏邓交谊，
正是以建桥这个造福惠州
的善举为开端的。通过接
触和观察，东坡理解了，邓
守安这位深受百姓爱戴的

“山中有道者”，他的“道”
究竟是什么。此后，东坡
写信向朋友介绍：“罗浮有
一道士邓守安，虽朴野，养

练有功，至行清苦，常欲济
人，深可钦爱。”“此子信能
力行，又笃信不欺，尝欲损
己济物，发于至诚也。”

后来，东坡又向广州知
州王古力荐邓守安：“此人
洁廉，修行苦行，直望仙
尔，世间贪爱无丝毫也，可
以无疑。”东坡所用赞誉之
词，正是邓守安的“道”。
这种“道”的笃信躬行者，
在高唱仁义道德的官场已
难找到，却正存在民间。
吴定球说，邓守安以出世
之襟怀，做济世之事业，这
种只为苍生不问名的高尚
人格和伟大精神，令东坡
感动，也给东坡以鼓舞。

“苏轼在诗中一再提
到，自己要像邓道士那样，

‘闲居蓄百毒，救彼跛与
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
骨横’。”吴定球说，交游使
东坡在惠州走进了一个与
官场生态全然不同的民间
天地，让东坡对人生的意
义和生命的价值有了新的
感悟和诠释。“从这个意义
上说，交游是引至东坡晚
年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媒
介之一。”

除 了 上 文 提 到 的 梅
花，有幸与东坡结缘的惠
州风物、风景极其丰富。
自经苏轼品题吟咏，风景
即为名胜，风物便成名牌，
不但盛行于当世，九百年
来，不绝地喧之于文人雅
士之口，见之于寻常百姓
之家，是一笔极具开发价
值的文化资源。然而，专
家介绍，东坡吟咏这些风
物的本意，可能不仅是为
了给惠州代言，更是为了
表达自己的情感、志气。

“纪昀说苏轼咏物，
‘善写夷旷之意，善用染托
之笔，写物全是自写’，东
坡惠州咏物诗正是如此。”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所
长吴定球介绍，东坡为物
写照传神，而且托物寄情，
咏物言志，借物抒怀，表现
深刻的人生体验，寄寓深
沉的思想感情。

吴定球举了《种茶》诗
为例子：“松间旅生茶，已
与松俱瘦。茨棘尚未容，
蒙翳争交构。天公所遗
弃，百岁仍稚幼。紫笋虽
不长，孤根乃独寿。移栽
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
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
能 忘 流 转 苦 ，戢 戢 出 鸟
咮。未任供舂磨，且可资
摘嗅。千团输太官，百饼

衒私斗。何如此一啜，有
味出吾囿。”

这诗句表面写茶叶，
实则是在观照自我，颇有
值得斟酌的味道。吴定球
直言：“写茶根移种，何尝
不是暗寓自己锐于报国而
拙于谋身，以至为奸佞宵
小所不容，屡遭逼迫，远谪
南荒？”

“ 相 关 例 子 还 有 很
多。”吴定球说，东坡在《松
风亭下梅花盛开》中，赞美
梅花在蛮风蜑雨中卧树独
秀，其实也正是他在残酷
无情的党争中馨香独抱，
蔑视奸佞，勇敢面对各种
挑战的心灵写照；又如《甘
菊》诗末“扬扬弄芳蝶，生
死何足道。颇讶昌黎翁，
恨尔生不早”四句，更是借
韩愈《秋怀》诗意而翻进一
层，表达了他对荣衰得失、
生死进退的深刻感悟和超
然洒脱的人生态度。

“总之，苏轼的这些咏
物诗往往物中有我，物与我
相互观照，以我写物，借物
写我。”吴定球总结道，这体
现了一种宠辱不惊、逆境顺
处的从容气度，一种己饥己
溺、志欲及物的阔大襟怀，
一种守志不易、刚直不阿的
高尚品格——“这就是人们
常说的东坡精神。”

东坡咏茶咏梅
借风物明志

惠州道士义举
感动苏东坡

宋绍圣元年（1094）十
月上旬，东坡作诗《寓居合
江楼》。在江楼之上，他向
惠州的青山绿水与蓝天白
云敞开胸怀，倾吐内心情
愫：“海山葱昽气佳哉，二江
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
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江
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
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
流白日东流水。楼中老人
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
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
罗浮春。”

此诗是东坡“我今身世
两相违”的精神产物。他身
处新旧党争之中，既反对新
党激进伤民的某些变法措
施，也反对旧党迂腐保守的
政治偏见。这使他同时受
到新旧两党的排斥打击。
这也就是他被贬惠州的根
本原因。

政治失意，仕途受挫，
生活落魄，使他苦闷迷茫。
但他从不妥协，不丧志，不
气馁。他站在合江楼上，寄
情山水，把羁绊之身，化作
自由之神，求得心灵超越。
诗人以奇特的幻想，把惠州
葱昽的山河幻化成浮动飘
渺的仙境，让自己的灵魂升
华、净化。难怪人们称他

“坡仙”。
苏东坡苦闷时往往表

达归隐或升仙的渴望。而
后又找理由婉拒，说自己

“归去”不得或与仙无缘。
这已不是首次。23 年前，
因与王安石政见分歧，被外
放到杭州做通判。他在《游
金山寺》诗中就对山神说
过：“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
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
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意
谓我不归隐是不得已的事
情，如果家中有田，我就一
定归隐。

后来在密州做太守，他又
在《水调歌头》中告诉月亮：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
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
影，何似在人间。”他想到天上
做神仙，但又舍不得人间。如
今贬至惠州，他向惠州河山表
达归隐愿望，但又认为自己太

“痴”做不了仙。然后狡黠地
解释，如果仙山近在咫尺，就
一定“归去”。

这种近乎童真的矛盾
心理，可爱得让人捧腹。其
实东坡压根就没想成仙。
因为他是个有政治抱负的
人，尽管厄运不断，也从来
没放弃过儒家经世济民思
想。他拥抱自然山水，萌发
归隐升仙幻想，只是对现实
困境的暂时超越，以求驱除
胸中烦恼，获得精神满足与
心灵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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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屡屡“求仙”
却非真想成仙 作者/王崇勋

宋绍圣元年（1094年），东
坡以“讥讪先朝”罪贬谪惠州，
不少亲朋好友生怕受株连赶紧
躲避。《惠州西湖志》载：“侍妾
相继辞去，独朝云奉箕扫，随公
于万里瘴烟中，誓终始无二。”
体弱多病的朝云在惠州与东坡
相依为命，宋绍圣三年（1096）七
月感染时疫不治，“一日颂金刚
四偈而逝”。东坡将朝云葬于
孤山栖禅寺侧，正面对着平湖
西山的大圣塔（现称泗洲塔）。

栖禅寺僧人筑建墓亭，为其
遮风挡雨，因朝云逝前持念《金
刚经》：“一切有如法，如梦幻泡
影，如露又如电，应作如是观。”
故亭名“六如”，“坡仙因书四
偈，额六如亭以识之”。整个墓
冢“外墙围之，以免牛羊践踏，
内亭覆之，以免风雨飘摇”。

自宋以来，朝云墓亭补葺不
断。有一则颇有意思的故事：
南宋嘉熙年间，驻粤京官刘克
庄巡察惠州。刘先生是大名鼎
鼎的诗人，公余游览西湖，见亭
墓残缺荒芜，立马赋诗寄州官：

“吴儿解记真娘墓，杭俗犹怜苏
小坟。谁与惠州耆旧说，可无
抔土覆朝云？”地方官岂敢怠
慢，随即将墓亭缮治一番。

到了清代嘉庆年初期，惠州
知府伊秉綬到任伊始，看到六
如墓亭“荒亭漏月，旧碣沉烟，
灵蜕虽存，芳踪渐没”，出于对
东坡的敬重，决意对墓亭进行
整修，并向全国名家征集诗文，

“以记其盛”。伊秉绶工诗文，
善绘画书法，尤以篆、隶见长，
其书法“圆润率直，墨沉笔实，
醇古壮伟”，被誉为乾嘉八隶之
首。现朝云墓碑上鎸刻的“苏
文忠公侍妾王氏朝云之墓”以
及嵌于墓壁的东坡《朝云墓志
铭》，均为伊知府手迹，成为这
一名胜古迹的一道亮色。

千百年来，尤其是清代中叶，惠州西
湖以其幽深曲折、清秀雅淡，吸引无数人
前来探胜访古，凭吊朝云墓的游客比肩
继踵。文人雅士流连忘返，挥毫泼墨，吟
诗作文，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正
如文史学者吴定球所言：“这是惠州西湖
历史文化中的一段最令人荡气回肠的华
彩乐章。”

旧时，鹅城惠州的青年男女谈婚论
嫁时，往往会“来拜朝云问夙因”，在朝云
墓前烧香许愿，祈求婚姻美满。清明时
节，士女倾城而出，登孤山谒拜朝云，栽
种梅花。清代进士、惠州人江逢辰曾吟
咏六如亭：“爱兹苔蘚二三尺，拟补梅花
一万株”，说的正是这一民俗事象。

惠州人为何对朝云如此赞赏，对梅
花如此偏爱？这与东坡用梅花悼念朝云
有关。梅花清雅芳洁的形象和笑傲冰雪
的品格，与朝云“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
有仙风”的美丽和高洁颇相契合。

正因为如此，东坡睹梅思人，赋词
《西江月·梅花》赞美朝云：“高情已逐晓
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而惠州人在孤山
栽梅以纪念朝云，亦可谓深知东坡的心
愿。

六如亭经多次重修，现已移建在朝云
墓前方，是一座独立的四柱方亭。亭柱镌
刻两副楹联，其中一联是清人所撰：“从南
海来时，经卷药炉，百尺江楼飞柳絮；自东
坡去后，夜灯仙塔，一亭湖月冷梅花。”这

“经卷药炉”，概括了朝云在惠州以佛修
心、以药养生的清苦生活。“百尺江楼”指
东坡和朝云居住的合江楼。而“飞柳絮”
则来自一个哀婉凄美的故事。

东坡所赋《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
小》，有很深的人生感悟，传诵一时。据
史载，东坡在惠州，常唤朝云弹唱此词。
一日朝云唱至“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
处无芳草”时，竟“歌喉将啭，泪满衣
襟”。不久朝云病亡，东坡为失去这位敏
感多情的知音而“终生不复听此词”。

朝云逝后，东坡曾赋诗悼朝云，诗
曰：“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
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
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
緣。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
仙”。诗人内心充满无奈、苦楚和愧疚，
读后使人感慨不已。而“一亭湖月冷梅
花”，则叠加着多种与朝云相关的意象和
情愫，营造出一片凄清的意境，感染了不
少游客。

近年来，墓亭周遭栽上多个品种的
梅树。每当梅花绽放，灿若云霞，萦绕孤
山，幽香阵阵，沁人心脾。尤其寒冬黑
夜，冷月当空，徜徉其间，疏影橫斜，花气
袭人，“一亭湖月冷梅花”的意境映入眼
帘，令人遐思无限。“傍水名亭是六如”，
这一景点愈发吸引游人了。

作者/琶洲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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